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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是东北三省新时期经济振兴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二者之间的和谐发展可以形成
互相促进、和谐共赢的局面。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确定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指标

权重。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东北三省的有关数据为样本，通过综合评分法分别对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
指数进行计算，总体上看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滞后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对其协调发展度进行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不断优化提高，处于一个良性的发展态势；从时

间序列比较分析结果看，辽宁省的发展态势呈现相对平稳增长，吉林省与黑龙江省的发展波动则较大。通过协调发展

度的收敛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离散程度趋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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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如何实现东北振兴的问题倍受各方关注。新常
态下如何推动东北振兴，成为各界学者建言献策的焦点。东

北三省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处于我国实现农

业现代化事业的前沿阵地，因此，实现农业现代化是东北振兴

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发展也是老工业

基地支柱产业通过创新实现优化升级、产业结构进行战略调

整的必由之路。而且，新型城镇化的立足点是强调农村与城

市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着力点仍然是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

生活富裕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说，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

的推进中具有深层次的切合点，二者之间是互相促进、和谐共

赢的关系。农业现代化进展顺利，可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建构

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可以更好地实

现以工补农，推进一、二、三产业一体化发展。根据系统论观

点，协调是复合系统中各子系统在发展演化过程中的和谐共

生关系。那么，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则是指二

者在发展过程中的和谐一致程度［１］。探索东北三省农业现

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度，以及影响二者协调发展的因素，

对于促进东北三省的经济振兴、产业结构优化转型与农业现

代化的顺利推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１　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要评价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度，首先要计算二者之间的协调度，需要建立一个测度协调度

的评价指标体系。在对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关文献

资料进行查阅整理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确定的评价

指标体系由三级指标体系构成。其中目标层为农业现代化与

新型城镇化协调度，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为一级指标层；

新型城镇化对应的二级指标层分别代表城镇化的人口集聚情

况、经济核心带动作用及城乡经济要素的均衡程度、社会公共

福利设施发展程度、城镇宜居环境的便捷优化情况；三级指标

则是根据对二级指标的反映力度与以往研究成果中的使用频

度进行选择，共计１４个单项指标。农业现代化对应的二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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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层分别代表农业现代化生产过程中的土地、资金等生产资

料以及生产设施的投入情况，实物产出的生产效率、收入数量

与结构情况，农村民生与公共福利设施情况，以及农业生态环

境保护的可持续程度等；三级指标则是根据对二级指标的反

映力度及数据可得性进行选择，共由１８个单项指标组成。具
体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层 二级指标层 基础指标层

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度 新型城镇化 Ａ１人口城镇化 Ａ１１城镇化率（％）
Ａ１２人口自然增长率（‰）

Ａ２经济城镇化 Ａ２１人均ＧＤＰ（ＣＮＹ）
Ａ２２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Ａ２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ＣＮＹ）
Ａ２４非农业就业比重（％）
Ａ２５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Ａ３社会城镇化 Ａ３１人均公路里程（ｋｍ）
Ａ３２每千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张）
Ａ３３城乡人均居住面积比
Ａ３４文教娱乐及服务支出占总支出比重（％）

Ａ４环境城镇化 Ａ４１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ｍ２）
Ａ４２交通客运量（万人）
Ａ４３每万人生活垃圾清运量（１０７ｋｇ）

农业现代化 Ｂ１农业投入水平 Ｂ１１人均农业资金投入额（ＣＮＹ）
Ｂ１２人均耕地面积（ｈｍ２）
Ｂ１３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ｋＷ／ｈｍ２）
Ｂ１４有效灌溉率（％）
Ｂ１５单位面积耕地化肥施用量（ｋｇ／ｈｍ２）
Ｂ１６单位面积耕地用电量（ｋＷ／ｈｍ２）

Ｂ２农业产出水平 Ｂ２１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ＣＮＹ）
Ｂ２２人均粮食产量（ｋｇ）
Ｂ２３土地生产率（ｋｇ）
Ｂ２４农民人均纯收入（ＣＮＹ）
Ｂ２５林牧渔业产值比重（％）
Ｂ２６农村居民非农收入比重（％）

Ｂ３农业社会发展水平 Ｂ３１非农人口比重（％）
Ｂ３２农业从业人员比重（％）
Ｂ３３农村恩格尔系数（％）
Ｂ３４农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ＣＮＹ）

Ｂ４农业生态环境水平 Ｂ４１森林覆盖率（％）
Ｂ４２农作物成灾面积占耕地比重（％）

２　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实证分析

２．１　指标权重的确定
目前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有多种，包括主观赋权法、层次

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等。为了避免在诸多指标的权重确定

中掺入人为因素的干扰，保证结果的客观性，选择主成分分析

法确定因子变量。首先利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完成数据的标准化，
即ｘｉｊ＝（ｘｉｊ－ｘｊ）／Ｓｊ，其中ｉ＝１，２，…，ｎ，ｎ为样本点数；ｊ＝１，２，
…，ｐ，ｐ为样本原变量数。

通过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和 ＫＭＯ（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
检验，证实新型城镇化的１４个指标与农业现代化的１８个指
标组成的待分析数据变量都是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的。

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１４个指标进
行因子分析，提取４个主成分，特征贡献率分别是３８．１０％、
１９．９６％、１５．２４％、１１．８３％，累计贡献率为 ８５．１３％。因此，
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指数可以表达为式（１）：

ＵＡ＝０．３８１Ｆ１＋０．１９９６Ｆ２＋０．１５２４Ｆ３＋０．１１８３Ｆ４。（１）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因子得分函数：
　　Ｆ１ ＝０．０２４Ａ１１ －０．１７０Ａ１２ ＋０．２１１Ａ２１ －０．０２１Ａ２２ ＋
０．２１１Ａ２３＋０．０５８Ａ２４ －０．０６７Ａ２５ ＋０．０８８Ａ３１ ＋０．１６２Ａ３２ ＋
００７３Ａ３３－０．１４７Ａ３４＋０．１６４Ａ４１＋０．１０５Ａ４２－０．０９８Ａ４３； （２）
　　Ｆ２ ＝０．３４１Ａ１１ ＋０．０７８Ａ１２ －０．０３０Ａ２１ ＋０．０５６Ａ２２ ＋
０．０３１Ａ２３－０．２８８Ａ２４ ＋０．１１３Ａ２５ ＋０．２６７Ａ３１ －０．０５６Ａ３２ ＋
０００１Ａ３３－０．０８８Ａ３４＋０．１２７Ａ４１－０．２２４Ａ４２－０．０７４Ａ４３； （３）
　　Ｆ３ ＝０．０２５Ａ１１ －０．０４７Ａ１２ ＋０．０３９Ａ２１ －０．４５０Ａ２２ ＋
０．００２Ａ２３＋０．０３９Ａ２４ ＋０．０００Ａ２５ －０．００１Ａ３１ －０．１１１Ａ３２ ＋
０３９２Ａ３３－０．０２６Ａ３４＋０．００６Ａ４１＋０．１７５Ａ４２＋０．２９６Ａ４３； （４）
　　Ｆ４ ＝０．０１３Ａ１１ ＋０．０９５Ａ１２ －０．１１４Ａ２１ ＋０．０１８Ａ２２ －
０．１１６Ａ２３＋０．０３２Ａ２４ ＋０．５６６Ａ２５ ＋０．１５２Ａ３１ －０．０４５Ａ３２ －
００６４Ａ３３＋０．５９５Ａ３４＋０．０４７Ａ４１＋０．０４７Ａ４２＋０．１０７Ａ４３。 （５）
　　将式（２）、式（３）、式（４）、式（５）代入式（１）中并进行整
理，可得：

　　ＵＡ ＝０．０８２６Ａ１１ －０．０４５１Ａ１２ ＋０．０６６９Ａ２１ －
０．０６３３Ａ２２＋０．０７３２Ａ２３ －０．０２５７Ａ２４ ＋０．０６４０Ａ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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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０４７Ａ３１＋０．０２８３Ａ３２ ＋０．０８０２Ａ３３ －０．００７１Ａ３４ ＋
０．０９４３Ａ４１＋０．０２７５Ａ４２＋０．００５７Ａ４３。 （６）
　　同样，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１８个指
标进行因子分析，提取 ３个主成分，特征贡献率分别是
３９．２４％、３６．１７％、１４．５６％，累计贡献率为８９．９７％。因此，
农业现代化综合发展指数可以表达为：

ＭＢ＝０．３９２４Ｆ１＋０．３６１７Ｆ２＋０．１４５６Ｆ３。 （７）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得到因子得分函数：
　　Ｆ１ ＝－０．０３９Ｂ１１ －０．０５６Ｂ１２ ＋０．１Ｂ１３ －０．０２８Ｂ１４ ＋
０．０３４Ｂ１５＋０．２２１Ｂ１６ ＋０．０７３Ｂ２１ －０．１８１Ｂ２２ －０．１５８Ｂ２３ ＋
００１６Ｂ２４＋０．１０８Ｂ２５ ＋０．１９３Ｂ２６ －０．１４６Ｂ３１ －０．１６２Ｂ３２ －
００６５Ｂ３３－０．０２６Ｂ３４－０．０５３Ｂ４１＋０．０７１Ｂ４２； （８）
　　Ｆ２ ＝０．１２８Ｂ１１ ＋０．０８５Ｂ１２ ＋０．０６７Ｂ１３ －０．０２９Ｂ１４ －
０．０２９Ｂ１５＋０．０５１Ｂ１６ ＋０．１４５Ｂ２１ ＋０．０８７Ｂ２２ ＋０．００９Ｂ２３ ＋
０１５２Ｂ２４＋０．０１９Ｂ２５ ＋０．０５２Ｂ２６ ＋０．０６９Ｂ３１ －０．０７６Ｂ３２ －
０１６１Ｂ３３＋０．１４６Ｂ３４＋０．１Ｂ４１－０．０８１Ｂ４２； （９）
　　Ｆ３ ＝０．１０９Ｂ１１ －０．１４１Ｂ１２ ＋０．０１１Ｂ１３ ＋０．２９５Ｂ１４ ＋
０．２０３Ｂ１５－０．２３９Ｂ１６ －０．０８９Ｂ２１ ＋０．１７７Ｂ２２ ＋０．４８７Ｂ２３ －
００２８Ｂ２４＋０．０１９Ｂ２５ －０．１７８Ｂ２６ ＋０．０６２Ｂ３１ ＋０．１３７Ｂ３２ ＋
０２３７Ｂ３３＋０．０２３Ｂ３４－０．１３７Ｂ４１－０．２０７Ｂ４２。 （１０）
　　将式（８）、式（９）、式（１０）代入式（７）中并进行整理，
可得：

　　ＭＢ＝０．０４６９Ｂ１１－０．０１１８Ｂ１２＋０．０６５１Ｂ１３＋０．０２１５Ｂ１４＋
０．０３２４Ｂ１５ ＋０．０７０４Ｂ１６ ＋０．０６８１Ｂ２１ －０．０１３８Ｂ２２ ＋
０．０１２１Ｂ２３＋０．０５７２Ｂ２４＋０．０５２Ｂ２５＋０．０６８６Ｂ２６－０．０２３３Ｂ３１－
０．０７１１Ｂ３２ －０．０４９２Ｂ３３ －０．０４５９Ｂ３４ －０．００４６Ｂ４１ －
０．０３１６Ｂ４２。 （１１）
２．２　数据的获取与计算

首先，在查阅了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辽宁
省统计年鉴》《吉林省统计年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后，获

得第一手数据。通过计算整理，得到东北三省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的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指标数据。其次，结

合上述各层次指标权重的确定结果，利用综合评价法将数据

代入式（６）与式（１１），计算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
化的发展指数，具体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从图１可以看出，东北三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指数
可以大致分为４个阶段。第１阶段是２０００—２００３年，三省的
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相对一致，且都处于较低的增长水平。

辽宁省居于最高位，其次是黑龙江省，最后是吉林省。第２阶
段是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东北三省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整体加

快，且增长幅度比较接近，位次保持不变。第 ３阶段是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这一阶段东北三省的新型城镇化依然保持了
较高的发展态势，但是２００８年可以看作一个拐点，吉林省一
举超越黑龙江省，排在了第 ２位，因为 ２００８年是吉林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发展速度最快的一年，又是黑龙江省唯一出
现了负增长的一年。在这一阶段中，３个省之间的差距有所
拉大，辽宁省的领先地位愈发明显，吉林省保持了较高的增长

速度，而黑龙江省在以较快速度发展的同时，个别年份如

２００８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２年，速度有所放缓。第 ４阶段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与前一阶段相比，辽宁省与吉林省的发展速
度有所减慢，吉林省在２０１３年还出现了负增长的现象，而黑
龙江省却出现了复苏的趋势，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有所加快，

使吉林省与黑龙江省的城镇化发展曲线趋近。

　　从图２可以看出，东北三省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趋势大体
可以分为３个阶段。第１阶段是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三省的变化
趋势趋同，辽宁省在绝对数上占据优势，吉林省与黑龙江省处

于胶着状态，几乎在同一水平。第２阶段是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
东北三省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都处于一个高速度增长阶段，三

省的差距逐渐拉开，吉林省的发展速度最快，辽宁省的发展速

度与吉林省相仿，其领先地位一直非常牢固，黑龙江省尽管农

业现代化发展纵向比较起来也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与其他

两省相比稍微缓慢一点，导致与吉林省的趋势曲线趋于分离。

第３阶段是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三省都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势
头，最为突出的是黑龙江省，在吉林省也保持较快速度增长的

情况下，再次拉近了与吉林省的距离。辽宁省在２００９年速度
放缓，继而恢复快速增长。第４阶段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三省
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都有所减缓，吉林省下降幅度最小，其

次为辽宁省，黑龙江省速度下滑幅度较大，导致与吉林省的农

业现代化趋势曲线再次出现离散态势。

对数据进行Ｍｉｎ－ｍａｘ标准化处理后，结合图１与图２可
知，辽宁省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明显超越了农
业现代化，其他时间段二者发展基本持平。吉林省除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外，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都领先于农业现代化的
发展，尤其是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的时间区间内，农业现代化的发
展相对滞后。黑龙江省的情况与吉林省类似，除２０１３年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时间段内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都要滞后于城镇
化的发展，尤其是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这种情况尤为突出。从上述
结果可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总体上要滞后于新型城镇化的

发展，尽管多数时间二者差距并不是很明显，但是３个省份都
在一定时段内出现了新型城镇化显著超越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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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２．３　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的测算
２．３．１　测算方法
２．３．１．１　协调度测算方法　协调度即是度量系统或要素之
间协调状况好坏程度的定量指标。定量测算农业现代化与新

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程度，便是测算这２个子系统在某一时
间点的离差。二者之间的离差系数越小则说明协调度越高。

协调度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

Ｃ＝｛（ＵＡ×ＭＢ）／［（ＵＡ＋ＭＢ）／２］
２｝ｋ。 （１２）

式中：ＵＡ和ＭＢ分别是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
指数。Ｃ是协调度，表示当 ＵＡ和 ＭＢ为一定水平的情况下，
为了使复合效益最大，ＵＡ和 ＭＢ进行组合协调的数量取值。
０≤Ｃ≤１，当Ｃ为１时，说明协调程度最大，反之当Ｃ为０时，
说明协调程度最小。ｋ为调节系数，在本研究中界定ｋ＝２。
２．３．１．２　协调发展度测算方法　协调度只能显示农业现代
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情况，但是还不能显示其发展状况是

在高水平层次上协调还是在低水平层次上协调，因此，通过协

调发展度Ｄ来进一步说明：

Ｄ＝槡ＣＴ； （１３）
Ｔ＝αＵＡ＋βＭＢ。 （１４）

式中：Ｔ为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α和 β
则分别是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待定权数，本研究认为

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同等重要，则α和β都取０．５，根据
前面计算所得的ＵＡ和ＭＢ，可以计算出Ｔ值，带入式（１３）中，
就可以得到协调发展度Ｄ的结果。
０≤Ｄ≤１，当Ｄ趋近于１时，说明协调发展程度最优，反

之，当Ｄ趋近于 ０时，说明协调发展的情况失调程度愈加
严重。

为了更好地说明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程度，

需要将协调发展度Ｄ进行等级划分［２］，具体如表２所示。
表２　协调发展度的等级分类［２］

协调发展度 等级 类型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９ １ 极度失调

０．１０００～０．１９９９ ２ 高度失调

０．２０００～０．２９９９ ３ 中度失调

０．３０００～０．３９９９ ４ 轻度失调

０．４０００～０．４９９９ ５ 濒临失调

０．５０００～０．５９９９ ６ 勉强协调

０．６０００～０．６９９９ ７ 初级协调

０．７０００～０．７９９９ ８ 中级协调

０．８０００～０．８９９９ ９ 良好协调

０．９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０ 优质协调

２．３．２　协调发展度的实证分析　首先，对上述计算获得的新
型城镇化发展指数ＵＡ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 ＭＢ进行离差
标准化处理，对数据进行线性变换，使得处理后的数据落在

［０，１］区间之内，便于协调发展度 Ｄ的计算。具体公式为
Ｘ＝（ｘ－ｘｍｉｎ）／（ｘｍａｘ－ｘｍｉｎ）。式中：Ｘ为转化处理后的数据，ｘ
为原数据，ｘｍｉｎ为原数据中的最小值，ｘｍａｘ为原数据中的最
大值。

其次，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得到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东北三省农
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的评价结果（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
协调发展度评价结果

年份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协调

发展度

协调

等级

协调

发展度

协调

等级

协调

发展度

协调

等级

２０００ ０．３１７２ ４ ０．００００ １ ０．０１４９ １
２００１ ０．３４３３ ４ ０．０９８０ １ ０．０８２０ １
２００２ ０．３７４３ ４ ０．１４３８ ２ ０．１３１６ ２
２００３ ０．４０７５ ５ ０．２０８５ ３ ０．１９７３ ２
２００４ ０．４４２１ ５ ０．２６９０ ３ ０．２７４２ ３
２００５ ０．４９５４ ５ ０．３１８１ ４ ０．３２４１ ４
２００６ ０．５５３４ ６ ０．３７２１ ４ ０．３６９１ ４
２００７ ０．６２０６ ７ ０．４４０４ ５ ０．４２０６ ５
２００８ ０．７０２７ ８ ０．５４２４ ６ ０．４６９０ ５
２００９ ０．７３９１ ８ ０．５８２３ ６ ０．４９０１ ５
２０１０ ０．８１４６ ９ ０．６５１４ ７ ０．５５５６ ６
２０１１ ０．８８４３ ９ ０．７１９４ ８ ０．６４３１ ７
２０１２ ０．９３６２ １０ ０．７７５６ ８ ０．６８５３ ７
２０１３ ０．９６５６ １０ ０．７７１３ ８ ０．７１０６ ８
２０１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０ ０．８０１７ ９ ０．７３５０ ８
均值 ０．６３９８ ０．４４６３ ０．４０６８

　　从表３可以看出，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
调发展度都不断优化提高，处于一个良性的发展态势。其中，

辽宁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起点较高，自

２０００年开始有３年时间处于轻微失调状态，历经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年的濒临失调状态，２００６年的勉强协调与２００７年的初级协
调阶段后，自２００８年实现中级协调，２０１０年就实现了良好协
调，仅仅用了２年时间，２０１２年开始进入优质协调阶段，是东
北三省中协调发展度最高的省份。吉林省与黑龙江省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几乎
趋于一致，但是自２００８年开始，吉林省的协调发展度优化速
度加快，几乎在每一年度的协调发展度都优于黑龙江省１个
等级。截至２０１４年，吉林省的协调发展度达到良好协调阶
段，黑龙江省实现中级协调阶段。

２．４　协调发展度的时间序列比较分析
图３可以更好地说明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

协调发展度的年度序列发展趋势。首先，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
东北三省的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都是不断增

长优化的，没有负增长情况出现。其次，从２０００年的情况看，
吉林省、黑龙江省与辽宁省的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是三省之间

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再次，辽宁省的发展态势是相对平稳增

长，仅仅在２００９年与２０１４年增长速度稍有放缓，而吉林省与
黑龙江省的发展波动则较大。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间黑龙江省和
吉林省的发展趋势趋同，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间吉林省保持较快的
优化速度，黑龙江省则是在波动中不断提升，２０１３年由于吉
林省的优化速度突降，两省之间的年度变化趋势再次接近。

２．５　协调发展度的收敛性分析
借鉴林光平等使用人均ＧＤＰ数据研究中国２８个省（区）

经济发展的σ－收敛分析方法［３］，计算东北三省在农业现代

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上的离散程度，用以说明东北三

省之间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标准差的时间变

化趋势。计算结果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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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总体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与新
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离散程度是趋于下降的，因此东北三省

的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度是存在 σ－收敛的。
但是收敛程度在各个时间段内有所不同。第１个时间段是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度快速收敛；第２个时间段是２００１—２００４年，收敛速度有所
放慢，但是仍然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第 ３个时间段是
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收敛速度进一步放缓，图４中的曲线坡度继
续趋于平坦；第４个时间段是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收敛速度已经
变得很小，但是还可以通过曲线看出收敛趋势；第５个时间段
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收敛变化速度微乎其微，曲线图形几近直
线（图４）。

３　政策建议

３．１　持续稳定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东北三省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存

在发展推进不稳定的问题，如图１所示，自２００８年开始，三省
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都有较大波动，辽宁省是快速推进与平缓

发展相交替，吉林省的波动幅度更大，而黑龙江省则是出现了

明显的下滑。新型城镇化的推进需要经济良性发展作为基

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出现波动，首先反映了东北三省的新

型城镇化受国内外经济环境影响制约程度较大。其次，说明

了东北三省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还没有到位，许多资源

型城镇面临产业转型过渡时期，夕阳产业已然因资源的枯竭

发展后继无力，而朝阳产业还没有担负起成为主导产业的重

任，不能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到经济上的拉动作用。再次，作

为东北三省城镇化核心的大城市群，主要以沈阳、长春、哈尔

滨、大连为中心，一方面大城市群中多数是老工业基地，另一

方面大城市周边缺少具备较强经济实力的中小城市拱卫，由

此形成城市群核心辐射带动能力弱、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格局

难成的局面。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Ｎｏ．１４》，２０１５年中国２９４个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中，大
连排１９位，沈阳排２３位，长春排４０位，哈尔滨排５３位；２８９
个城市宜居宜商竞争力排名中，沈阳排６２位，大连排６６位，
长春排６９位，哈尔滨排１４５位［４］。城市竞争力的欠缺，对各

种资源的集聚作用力不够，也会导致新型城镇化发展波动大。

３．２　继续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东北三省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总体上要滞后于新型城镇化

的发展，要实现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农业现

代化不能成为短板。东北三省是我国的重要粮仓，自然资源

禀赋优越，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深入开展，我国农业

面临着国内、国外２个市场的双重压力。为保障粮食安全与
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速农业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高农

业的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一，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通过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建设提高农业经济收益水

平；第二，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为引领，实现多种

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第三，通过

调整产业结构与区域布局，促进产业融合，推进标准化、品牌

化、市场化进程；第四，通过地理标志的产权保护以及加强农

业生产的全程质量管理与监督，保障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同时提升市场占有率；第五，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

与环境的和谐共赢发展。

３．３　进一步缩小区域间发展差异
由以上分析可知，东北三省在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

及二者的协调发展度上都存着区域间的差异。辽宁省一直处

于领跑地位，而吉林省与黑龙江省则逐渐拉开距离，尤其是

２００８年以后，吉林省的优势趋于显著。需要按照区域特点，
结合内部的自然资源禀赋与产业发展基础，联系外部的经济

气候与市场环境，因地制宜，制定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的

和谐发展规划。同时，利用东北三省自然气候、土质资源、地

域文化相近的条件，互通有无，相互借鉴先进经验，促进人才、

资金、物流、信息等各种资源的流转，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交

流，在共同提高经济实力的同时，实现城市群竞争力的同步提

高，从而使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进入和谐发展的快车道，

和谐发展度的离散程度进一步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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